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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视野下的 “米” 字形地暖蒸汽浴场研究①

于柏川　 张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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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地暖蒸汽浴场又称东方浴场， 起源于近东， ９ 世纪向东传播到中亚地区。 “米” 字形地暖

蒸汽浴场是东方浴场的一个分支， 最早出现在 １０ 世纪的新疆东天山北麓， 由东向西传播至中亚和东

欧草原， 成为近现代土耳其式浴场的前身。 本文整理了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 “米” 字形地暖蒸汽浴

场的材料， 分析浴场形制和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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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场遗址是古代城址中较为特殊的一类遗存。 进入中古时期后， 欧亚大陆的人口流动和商业

往来频率显著增加， 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得以迅速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 古代浴场的兴建对商

旅、 宗教教徒等群体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截至目前， 在中亚和欧亚草原地带已经发现了几十处建有地暖结构的蒸汽浴场， 其分布范围

相当广泛， 西至第聂伯河流域， 北抵乌拉尔山区， 南到阿姆河上游和佩特山北麓， 最东端延伸至

中国新疆的东天山北麓。 在这些浴场中， 有一类形制尤为引人注目。 这类浴场通常由一座中央大

厅和周围若干浴室组成， 平面布局呈对称的 “米” 字形结构， 特征鲜明， 是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目前国内尚无学者对这类 “米” 字形地暖蒸汽浴场进行专门探讨， 本文旨在对已有的浴场进行

系统梳理和初步研究。

一　 东方浴场的早期传播

地暖蒸汽浴场是指下层建有砖砌支撑柱 （ｈｙｐｏｃａｕｓｔ）， 通过火灶对建筑加热升温的古代蒸汽

浴场。 这类浴场的地暖技术继承自罗马浴场 （Ｔｈｅｒｍａｅ）， 但其建筑结构和使用方法与罗马浴场

有明显区别， 因此可被称作东方浴场 （Ｈａｍｍａｍ）②。 罗马浴场一般建有热水厅、 温水厅、 冷水

厅三组使用空间， 仅通过地暖设施对浴场内部加热升温。 东方浴室改进了这一加热方式， 缩小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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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 ２１ＣＫＧ０１６） 的

阶段性成果。
“Ｈａｍｍａｍ” 一词源自阿拉伯语 （罗马化转写为.Ｈａｍｍāｍ）， 意指澡堂或浴室， 突厥语变为 “Ｈａｍａｍ”。
１７ 世纪上半叶， 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影响， 英语中开始使用 “Ｈａｍｍａｍ”， 特指西亚一带的土耳其浴场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ｂａｔｈ）。 在现代英语中， 亚洲地区的地暖蒸汽浴场亦被称为 “Ｈａｍｍａｍ”。 为便于论述， 并与以罗马

浴场为代表的西方浴场相区分， 本文将此类地暖蒸汽浴场统称为 “东方浴场”。



室面积的同时， 在原有火灶的上方增设了一处水箱， 将加热产生的蒸汽输送到浴场内部， 形成了

具有特色的蒸汽浴场 （图一）。 这种蒸汽技术最早出现在近东地区， 随后在倭马亚时期得到推

广， 成为东方浴场区别于罗马浴场的最主要特征。

图一　 浴场加热方式的转变示意图①

罗马浴场加热方式 （左） 　 东方浴场加热方式 （右）

考古证据表明， 早期东方浴场的建造技术直接继承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
考古学家在加利利海 （Ｓｅａ ｏｆ Ｇａｌｉｌｅｅ） 东岸的库尔西格格萨 （Ｋｕｒｓｉ⁃Ｇｅｒｇｅｓａ） 发掘了一座基督教

修道院内的浴场遗址， 出土遗物显示该浴场重建于公元 ６２８ 年， 但随后该修道院于 ６３０ 年被阿拉

伯人占领。② 在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交往过程中， 浴场的建造技术逐渐被阿拉伯人学习并

改良。 例如， 位于今约旦东部的古塞尔·阿姆拉 （Ｑｕｓａｙｒ Ａｍｒａ） 是一座始建于 ８ 世纪的早期东

方浴场， 原为倭马亚贵族城堡的附属建筑， 其内部保存了大量精美的壁画。③ 其后， 随着阿拉伯

帝国向东扩张， 地暖蒸汽浴场的建造技术开始随人群流动传播至中亚地区。
从考古材料看， 中亚地区的地暖蒸汽浴场最早出现在公元 ９ 世纪上半叶的撒马尔罕。 在阿夫

拉西亚卜古城 （Ａｆｒａｓｉｙａｂ） 西北角建筑群内， 有一处平面大致呈方形的建筑群， 考古发掘揭示了

水箱、 火灶和砖砌支撑柱等结构， 并出土防水墙皮、 壁画残块等遗物。④ 地层学证据表明阿夫拉

西亚卜浴场大概运营了数十年的时间， 随后被改建为一处青铜冶炼作坊。⑤ 此后， 东方浴场在中

亚地区广泛建造， 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土库曼斯坦境内均

有相应的考古发现。⑥ 在我国新疆也发现有两座古代东方浴场， 分别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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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改绘自 Ｔ. Ｆｏｕｒｎｅｔ，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ａｔｈ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ｙｒ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ｎｕｓ⁃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ａｔｈｓ （Ａａｃｈｅ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８⁃２２， ２００９）
ＭＡ， ２０１２， ｐ. １０.
Ｖａｓｓｉｌｉｏｓ Ｔｚａｆｅｒｉｓ， Ｇａｂｒｉｅｌａ Ｂｉｊｏｖｓｋｙ， Ｎｅｗ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ｉｎｄｓ ｆｒｏｍ Ｋｕｒｓｉ⁃Ｇｅｒｇｅｓａ， Ａｔｉｑｏｔ ７９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７５⁃
１９７.
Ｓａｒａ Ｂｉａｎｃｈｉ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ｌｌ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ａｔ Ｑｕｓａｙｒ Ａｍｒａ， Ａｍｍａｎ⁃Ｊｏｒｄ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８ （３）， ２００７， ｐｐ. ２８９⁃２９３.
Ю. Ф. Буряков， Ш. С. Ташходжаев.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ования на горо∂ище Афрасиаб в １９７０⁃１９７２
гг. Вып. ＩＩ. Ташкент， １９７３. Ｃ. １１７⁃１５６.
根据考古发掘， 阿夫拉西亚卜浴场改建自一处陶器作坊， 浴场废弃后被改建为一处青铜冶炼作坊， 随后又

再次被改建为一处面包烘焙坊。 可见， 阿夫拉西亚卜浴场最初建造时并没有系统的平面规划， 这也影响了

之后一段时间中亚地区浴场的建造思路。
张十语： 《９—１５ 世纪中亚地区浴场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０２３ 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 ７ ～３８ 页。



墩古城①和博乐市的达勒特古城②内。
东方浴场从形制上可分为三种： 长方形公共浴场、 长条形私人浴场和 “米” 字形公共浴场。

长方形公共浴场主要流行于 １０ ～ １２ 世纪， 平面呈长方形， 内部隔间布局无明显几何规律， 隔间

数量一般为 ９ ～ １２ 个， 通常建于大型城市的道路附近， 如乌兹别克斯坦的阿西肯特古城③和吉尔

吉斯斯坦的奥什古城④内均有类似发现。 长条形私人浴场主要流行于 ９ ～ １２ 世纪， 平面为长条形

或刀把形， 内部房间呈线状排列， 房间数量为 ６ ～ ７ 个， 多建于小型城堡内， 如塔吉克斯坦的曼

扎拉城堡⑤和哈萨克斯坦的汉库尔干遗址⑥内均有发现， 具有明显的私有化特征。 “米” 字形公

共浴场出现较晚， 主要流行于 １３ ～ １５ 世纪， 建筑主体通常由一座中央大厅和外围浴室组成， 平

面呈对称的 “米” 字形结构， 外侧根据具体需求可能增设额外浴室或附属建筑。 各种证据表明，
“米” 字形地暖蒸汽浴场正是近现代土耳其式浴场的前身。⑦

二　 中亚—新疆地区的 “米” 字形浴场

中亚和我国的新疆地区， 在地理概念上同属亚洲内陆腹地。 新疆地区发现的 “米” 字形浴

场仅唐朝墩浴场一例， 位于昌吉奇台县县城东北部的唐朝墩古城内。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 中国人民

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 在唐朝墩古城东北部清理出一座较为完整的高昌回鹘至蒙元时

期的浴场遗址， 碳十四测年结果为 １０ ～ １３ 世纪。⑧ 发掘者认为， 其砖砌支撑柱构成的供热系统，
体现了较为浓郁的罗马建筑风格。

唐朝墩浴场为半地穴式结构， 由上下两层建筑空间构成： 下层为烟道和供热的地暖支撑柱空

间； 上层为浴场使用的活动空间。 砖砌主体建筑平面近方形， 南北长 １２ 米， 东西宽 １１. ５ 米， 现

存高度 ０. ５ ～ １. １ 米。 浴场外围以砖块逐层平砌墙体， 内部以砖墙分隔， 按方位可划分为九个区

域： 中央大厅为八边形， 其余八个房间均呈方形， 两两对称， 平面呈规整的 “米” 字形结构

（图二， １）。 浴场西侧区域支撑柱保存良好。 其地面部分的构建方式为两座支撑柱的顶部各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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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新疆奇台县唐朝墩城

址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发掘简报》， 《考古》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第 ５４ 页。
侯知军： 《斯城与斯民———达勒特古城考古》， 《文物天地》 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 第 １２５ 页。
Абдулхамид Анарбаев. Ахсикеm⁃сmолица Древней Ферган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Ｔａｆａｋｋｕｒ». Ташкент， ２０１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ｚｅｒｂａｉｊ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９ｔｈ⁃１５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Ｖｏｌ. ＩＶ.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Ｓａｍａｒｋａｎｄ⁃Ｔａｓｈｋｅｎｔ： ＩＩＣＡＳ， ２０１３.
С. Хмельницкий. Меж∂у арабами и mюрками： Архиmекmура Сре∂ней Азии ＩＸ⁃Ｘ вв. Берлин⁃Рига， １９９２. Ｃ. ２８６.
Ｓｉｚｄｉｋｏｖ Ｂ. Ｓ， Ｂａｉｔａｎａｙｅｖ Ｂ. Ａ， Ｈａｍｍａｍ ｆｒｏｍ Ｋｈａｎｋｕｒｇａｎ， Ｐｏｖｏｌｚｈｓｋａｙａ Ａｒｋｈｅｏｌｏｇｉｙａ： Ｔｈｅ Ｖｏｌｇａ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２ （４４）， ２０２３， ｐｐ. １１４⁃１３１.
从已刊发的考古材料看， 中亚地区 １６ 世纪后建造的浴场， 基本都采用了 “米” 字形平面结构。 根据笔者实

地调查， 目前在中亚、 西亚、 东南欧、 北非等地发现的东方浴场， 也大都采用了 “米” 字形平面结构， 如

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的坎加克浴场 （Ｋｕｎｊａｋ Ｂａｔｈｓ） 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许蕾姆苏丹公共浴场 （Ｈüｒｒｅｍ
Ｓｕｌｔａｎ Ｈａｍａｍı）。
任冠， 魏坚： 《唐朝墩古城浴场遗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西域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８ ～ ６８ 页。 据引

文所述， 唐朝墩浴场碳十四测年样本取自烟道、 灶址、 墙体、 地表、 水井等地， 校正后的碳十四测年结果

最早为公元 ８９０ ～ ９８２ 年 （ ± ２０）， 最晚为公元 １２４７ ～ １２８７ 年 （ ± ２０）。 碳十四数据由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董广辉教授团队检测。



块方砖斜向砌 “人” 字形结构相抵， 两侧错缝平砌， 并逐层加宽， 至顶层将方砖平架于两支撑

柱之间， 形成顶部封闭平面， 由此架构起浴场上层空间的地面。 浴场外围墙体四壁设有五条烟

道， 灶址位于浴场主体砖砌建筑的正北， 灶膛南侧通过火道与浴场主体下层空间相连。 浴场主体

建筑的西北部和东北部分别发现一口水井， 分别用于取水和排水。 主体建筑以东建有三间土坯房

屋， 作为浴场的附属功能建筑。 在浴场坍塌堆积内出土有较多穹顶玻璃残片 （图二， ２、 ３）。

图二　 唐朝墩浴场平剖面图及出土遗物

１. 唐朝墩浴场平剖面图①； ２、 ３. 玻璃残片②

除我国的新疆地区外， 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均发现有类似的 “米” 字

形浴场。
卡拉雷克浴场 （Ｋａｙａｌｙｋ ｂａｔｈｈｏｕｓｅ） 位于哈萨克斯坦东部安东诺夫卡镇以东的卡拉雷克古城

遗址内， 是哈萨克斯坦境内保存最好的东方浴场遗址。 由于此地废弃后未受到晚期扰动， 因此卡

拉雷克浴场遗址得以保存有完整的地板和拱券结构。 该浴场为平面呈 “米” 字形的砖砌建筑，
尺寸 １２ 米 × ９ 米， 由包含中央大厅在内的八个房间组成 （图三， １）。 浴场入口位于东侧， 由此

可进入更衣室 （１ 号房间）。 更衣室内建有一块矩形水池， 用于沐浴前清洗脚部。 每个浴室大多建

有一座砖砌浴缸， 浴缸内壁抹有防水涂层。 在 ３ 号房间内发现一处锥状砖砌结构， 直径 １. ２７ 米，
残高 ０. ８ 米， 发掘者推测该结构原本用于支撑蓄水的铁锅炉， 但其加热方式无法确定， 且周围未

发现输水管道的痕迹。 因此， 发掘者认为沐浴者需自行取用铁锅中的热水并携带至各自座位使

用。③ 浴场的水源来自邻近山丘的天然泉水， 利用自然坡度维持水压， 并通过陶制水管引入浴场

内部。 中央大厅地下发现有排水管道， 浴场各房间地面略微向中央大厅倾斜， 以便废水经大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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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排出。 ６ 号房间地板上出土玻璃碎片， 推测为浴室穹顶玻璃窗倒塌后的残留 （图三， ２）， 其形

制与唐朝墩浴场坍塌堆积内出土的玻璃制品相同。① 考古发掘还出土有年代在 １３ ～ １４ 世纪的青

铜油灯 （图三， ３）。 综合上述信息， 发掘者推测该浴场的年代应为 １３ ～ １４ 世纪。 由于卡拉雷克

古城大部分区域尚未开展考古工作， 目前尚无法确定浴场与城址的具体空间关系。 此外， 在浴场

周边发现一座摩尼教寺院及大型建筑基址， 发掘者推测这些建筑遗迹之间可能存在关联。

图三　 卡拉雷克浴场平面图及出土遗物

１. 卡拉雷克浴场平面图②； ２. 穹顶玻璃； ３. 青铜油灯

奥特拉尔浴场 （Ｏｔｒａｒ ｂａｔｈｈｏｕｓｅ） 位于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奥特拉尔 （讹答剌） 古城遗址内。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 苏联南哈萨克斯坦考古队首次调查并发掘了奥特拉尔古城。③ 在遗址中心

城堡一带发现有两座浴场遗址， 分别编为一号浴场和二号浴场。 奥特拉尔一号浴场位于城址南门

的西南外侧， 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 浴场平面近方形， 房间排列呈 “米” 字

形， 现存尺寸为 １７ 米 × １５. ５ 米， 保留有完整的支撑柱、 火灶、 烟道、 蓄水池和排水井等设施

（图四）。 浴场的用水来自中心城堡的供水系统， 通过陶制管道引入蓄水池。 根据中世纪伊斯兰

哲学家伊本·西纳的记载， 东方浴场的蓄水池中常加入芳香剂等草本成分。④ 浴场使用过的废水

通过 ９ 号房间的下水道排入外侧的水井中。 从浴场墙体的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可知， 一号浴场沿

用经过两个阶段： 浴场始建于 １３ 世纪， 最初的尺寸为 １３. ５ 米 × １６. ５ 米， 随后浴场在 １４ ～ １５ 世

纪被改建扩大至现在的尺寸。 根据发掘者的记录， 浴场主门道位于东南一侧， 沐浴者由此可进入

更衣室， 然后再进入中央大厅进行蒸汽浴及按摩。 周围的小浴室则根据其距离火灶的远近， 分为

高温区、 中温区和低温区。 中亚地区的浴场通常设有一处供沐浴者祈祷的场所， 通常为面向西南

·３２１·

考古学视野下的 “米” 字形地暖蒸汽浴场研究

①
②

③

④

于柏川： 《新疆奇台唐朝墩古城的考古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０２０ 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 ７４ ～ ７５ 页。
图片改绘自 Ｍｅｈｍｅｔ Ｋｕｔｌｕ. �Ｉｐｅｋ Ｙｏｌｕｎｄａ Ｂïｒ Ｏｒｔａ Çａｇ� Ｙａｐｉｓｉ：“ｋａｙａｌｉｋ Ｈａｍａｍｉ” Üｚｅｒïｎｅ Ｂïｒ Ｄｅｇ� ｅｒｌｅｎｄïｒｍｅ. Ｐａｎｄｅｍｉ
Ｓüｒｅｃｉｎｄｅ Ｅｋｏｎｏｍｉ ｖｅ Ｓｏｓｙａｌ Ｂｉｌｉｍｌｅｒｄｅ Ｙｅｎｉ Ｅｇ� ｉｌｉｍｌｅｒ， ２０２１， ｐ. ３２３.
Ｂｕｓｔａｎｏｖ. Ａ . Ｋ. ， 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Ｓｏｖｉｅ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Ｌｅｎｉｎｇｒａｄ ａｎｄ Ａｌｍａ⁃Ａｔａ， Ｄｉ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ｉｔ ｖａｎ Ａｍ⁃
ｓｔｅｒｄａｍ ［Ｈｏｓｔ］， ２０１３， ｐ. ２９６.
Ｏｓｋａｒ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Ｍ. Ｈ. Ｓｈａｈ， Ｊ. Ｒ. Ｃｒｏｏｋ，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ｌ⁃Ｑāｎūｎ Ｆī'ｌｔ. ｉｂｂ）， １９７３， ｐ. １４１.



的壁龛。① 奥特拉尔一号浴场虽未发现类似的祈祷场所， 但有学者指出， ２ 号房间位于浴场的西

南一侧， 其地板下方没有支撑柱、 烟道等设施， 因此 ２ 号房间可能起到了祈祷厅的作用。② 浴场

内出土遗物以 １３ ～ １５ 世纪在中亚地区广泛流行的大花卉、 几何纹釉陶器 （图五， １） 为主， 还

出土有 ２２ 枚铜币。 钱币年代可分为 １３ ～ １４ 世纪和 １４ ～ １５ 世纪两个时期， 铭文显示这批钱币分

别铸造于布哈拉、 阿力麻里、 奥特拉尔等地。 浴场改建后铺设的蓝色琉璃釉砖在中亚地区的其他

城址中较为常见， 主要流行于 １４ ～ １５ 世纪 （图五， ２）。

图四　 奥特拉尔一号浴场地上部分 （左） 与地下部分 （右） 复原图③

图五　 奥特拉尔一号浴场出土釉陶碗及琉璃铺地砖
１. 釉陶碗； ２. 琉璃砖保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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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特拉尔二号浴场位于中心城堡以内、 南门北侧， 上世纪发掘结束后被回填。 近年来， 哈萨

克斯坦考古学家对其进行了重新清理， 并在遗址上方建造了保护大棚。 与一号浴场相似， 奥特拉

尔二号浴场的房间平面布局也为 “米” 字形， 现存砖砌主体建筑尺寸为 １１. ５ 米 × １６ 米 （图
六）。 在浴场内发现有供水井、 下水道和砖砌支撑柱等设施。 根据遗址出土的钱币及陶器， 二号

浴场的使用年代在公元 １４ ～ １５ 世纪。① １５ 世纪时， 该浴场又被改建为一处宗教场所。 笔者通过

实地调查， 认为奥特拉尔二号浴场与一号浴场的建造方法基本一致： 两者的支撑柱与地面的衔接

处均采用人字缝铺砌结构， 与唐朝墩浴场相同。 在二号浴场的中央大厅内， 仍保留有一处八角形

按摩台的建造痕迹。
扎伊克浴场 （Ｊａｉｙｋ ｂａｔｈｈｏｕｓｅ） 位于哈萨克斯坦西北部乌拉尔市东侧 １２ 公里的扎伊克遗址

内， 浴场于 ２１ 世纪初的城市基本建设中被发现并进行了部分考古发掘， 但目前尚未出版相关考

古报告。 浴场位于城镇中心， 被近现代建筑打破， 保存状况较差， 相关材料仅在 Ｋ. Ｍ. 拜帕科夫

（Ｋ. Ｍ. Байпаков） 所著介绍扎伊克地区古代遗址的科普读物中有所提及。② 浴场遗址的平面图和

照片在 Э. Д. 日利文斯卡娅 （Э. Д. Зиливинская） 关于金帐汗国建筑的著作中首次公布 （图七）。
浴场为砖砌建筑， 房间布局呈 “米” 字形， 中央是一处正八边形的大厅， 周围加盖有一周浴室。
浴场入口位于发掘区域以北， 被近现代建筑破坏， 形制不明。 已发掘的中央大厅以北的房间可能

为更衣室， 沐浴人由此进入大厅后， 按照各自的需要前往不同浴室。 在浴场内发现有安装在墙体

内部的陶水管道， 为各房间供水。 浴场的加热系统同样为砖砌支撑柱结构， 柱子上方铺设有砂浆

层和地板砖。 伦敦大学的吉尔斯·道克斯 （Ｇｉｌｅｓ Ｄａｗｋｅｓ） 认为这座浴场的年代可能为 １３ ～ １４ 世

纪。③ Э. Д. 日利文斯卡娅则根据出土陶器、 铁锅残片以及陶水管 （图八） 的形制， 判断该浴场

年代应在 １４ 世纪， 为金帐汗国时期的遗迹。④

图六　 奥特拉尔二号浴场保存现状⑤　 　 图七　 扎伊克浴场平面图⑥及现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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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扎伊克浴场出土陶水管①

托鲁—艾格遗址 （Ｔｏｒｕ⁃Ａｉｇｈｙｒ） 位于吉尔吉斯斯坦东部， 巴雷克奇镇东北 ２０ 公里的冲积平

原上， 地处伊塞克湖北岸、 伊犁河谷至楚河平原的必经之路上。 １９４９ 年， 前苏联考古学家在托

鲁—艾格 遗 址 中 心 区 发 掘 了 一 座 １４ 世 纪 的 浴 场 遗 址。② 最 初 的 发 现 者 Ｄ. Ｆ. 文 尼 克

（Ｄ. Ｆ. Винник） 将其定性为一处陶器作坊。③ 随后 В. Д. 戈里亚切娃 （В. Д. Горячева） 分析了遗

址的平面结构和每个房间的功能， 判断这是一处地暖蒸汽浴场。④ 托鲁—艾格浴场为平面略呈长

方形的砖砌建筑， 尺寸为 １８ 米 × ３６ 米 （图九）。 浴场火灶、 加热间、 砖砌支撑柱保存良好， 此

外还发现有一处长方形的水池， 水池墙壁和底部铺设有琉璃装饰。 浴场中央保存有一个八角形的

房间， 即浴场的中央大厅， 出土有防水石膏涂层和琉璃砖。 中央大厅地面倾斜， 修建有排水管道

连通外侧的排水井。 在大厅的南面有一座 １０ 米 × １０ 米的土坯房， 内部出土有彩绘墙皮和蓝色琉

璃地砖， 应是浴场的出入口及更衣室。 根据托鲁—艾格浴场的地理位置和现存平面结构， 可以判

断其是一座位于交通路线上的 “米” 字形公共浴场。 浴场内出土的琉璃铺地砖， 与奥特拉尔一

号浴场相同， 均为 １４ ～ １５ 世纪广泛流行于中亚地区的建筑构件 （图十）。

图九　 托鲁—艾格浴场结构复原图及发掘完工照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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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ｔｔｏ Ｓｉｔｅｓ， Ｍｏｇａｏ Ｇｒｏｔｔｏｅｓ.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ｕｎｅ ２８ － Ｊｕｌｙ ３， ２００４， ｐ. １３７.
Д. Винник. Башня Бурана. Памяmники Киргизсmана， １９７４. Ｃ. ３９.
Горячева В. Д. ， Перегудова С. Я. Памяmники исmории и кульmуры Таласской ∂олины. Бишкек， １９９５. Ｃ. ６１.
笔者 ２０２３ 年拍摄于吉尔吉斯斯坦乔尔蓬阿塔地区博物馆。



图十　 托鲁—艾格浴场出土蓝色琉璃铺地砖①

　 　 从上述材料看， 卡拉雷克浴场、 唐朝墩浴

场、 奥特拉尔一号浴场和奥特拉尔二号浴场的

支撑柱与地面衔接结构保存较好， 均采用了两

根支撑柱顶部以一块方砖斜向砌成 “人” 字

形结构的方式， 再在上方平铺砖块地板 （图
十一）。 这种地面建造方式与罗马浴场的垂直

砌筑方式有明显差异。 考古证据表明， 罗马浴

场和近东地区的早期东方浴场， 其支撑柱与地

面的衔接方式均为垂直砌筑 （见下页图十

二）。 因此可以认为， 这种以 “人” 字形衔接

支撑柱和地板的砖块搭建方法当为浴场传播至

中亚—新疆地区发生的本土化演变。

图十一　 中亚—新疆地区 “米” 字形浴场支撑柱与地面衔接方式②

１. 唐朝墩浴场； ２. 卡拉雷克浴场； ３. 奥特拉尔一号浴场； ４. 奥特拉尔二号浴场

三　 东欧草原地区的 “米” 字形浴场

除中亚和新疆地区外， 考古学家在乌拉尔山以西也发现了多座 “米” 字形地暖蒸汽浴场， 主

要分布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最远西至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沿岸， 均位于金帐汗国时期的遗址内。
　 　 博尔格尔古城位于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西南部， 地处伏尔加河上游。 古城始建于公元 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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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 ２０２３ 年拍摄于吉尔吉斯斯坦乔尔蓬阿塔地区博物馆。

图 １、 ３、 ４ 系笔者于遗址现场拍摄。 图 ２ 引自Ｍｅｈｍｅｔ Ｋｕｔｌｕ， Ｉ·ｐｅｋ Ｙｏｌｕｎｄａ Ｂïｒ Ｏｒｔａ Çａｇ� Ｙａｐｉｓｉ： “ｋａｙａｌｉｋ Ｈａｍａ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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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欧洲及近东地区浴场支撑柱与地面衔接方式①

１. 意大利庞贝古城浴场； ２. 瑞士阿旺什古城浴场； ３. 土耳其佩尔格古城浴场； ４. 黎巴嫩安贾尔古城浴场

世纪， 是保加尔汗国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１３ 世纪初， 蒙古帝国西征摧毁了博尔格尔城，
将当地的保加尔人驱逐。 进入 １４ 世纪后， 博尔格尔重建， 成为金帐汗国的重要城市。 考古学家

在博尔格尔古城附近共发现有 ５ 座金帐汗国时期的 “米” 字形浴场， 表明此类浴场在北方草原

的中世纪城市中广泛流行。②

博尔格尔 ２ 号浴场平面呈长方形， 由 １２ 个房间组成 （图十三， １）， 主体部分包括八边形中

央大厅以及周边加盖的八个浴室。 最东侧的房间起到门道及更衣室的作用。 最西侧房间是浴场的

加热间， 内有火灶。 加热间以南的房间可能用于储存燃料。 发掘过程中出土有陶制水管， 考古学

家认为， 浴场的用水可能来自外侧的人工蓄水池， 通过陶管道给各个浴室供水。 浴场的地板整体

向中央大厅倾斜， 使废水经中央大厅地下的管道排出。 根据出土遗物判断， 浴场的建造年代大致

为 １３ 世纪末至 １４ 世纪初。
红房子浴场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是博尔格尔地区面积最大的浴场遗址， 于上世纪 ３０ 年代被

发现。 浴场为砖砌建筑， 东西 ３２ 米， 南北 １６ 米， 房间布局呈 “米” 字形 （图十三， ２）。 浴场

门道开于西侧， 由此进入更衣室和浴室。 在中央大厅内发现有一处观赏喷泉基址。 浴场的东侧发

现有两座火灶： 南侧火灶直接连通东北浴室， 北侧火灶功能不明， 推测此前在北侧建有年代更早

的浴室， 改建后被拆除。 考古发掘显示， 红房子浴场建立在金帐汗国时期的活动面上， 其年代大

致在 １４ 世纪左右。
博尔格尔 ３ 号浴场主体房间布局呈 “米” 字形， 包括八边形中央大厅及加盖的八个浴室

（图十三， ３）。 浴场北侧为加热间， 内置火灶。 浴场的门道设在南墙中部， 沐浴者由此进入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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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后， 按照个人需求前往不同温度的浴室。 浴场的供水来自于附近的水井。 在墙体内部发现有

保存较为完整的陶制管道和其他供水设施。 根据地层及出土遗物判断， 这座浴场的始建年代在

１４ 世纪中期。
博尔格尔 ６ 号浴场， 又称东房子浴场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浴场大致呈东北—西南向的长

方形， 内部隔间排列呈 “米” 字形。 浴场入口位于西南侧， 沐浴者由此进入更衣室， 随后前往

进入中央大厅。 火灶和加热间位于浴场的东北方向 （图十三， ４）。 根据出土遗物判断， 博尔格

尔 ６ 号浴场的始建年代为 １４ 世纪。
白房子浴场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 大致呈南北向的长方形， 主体建筑的房间布局呈 “米”

字形。 北部为浴场的门道及更衣室， 中部为浴室主体结构， 南部为火灶及加热间 （图十三， ５）。

图十三　 博尔格尔地区发现的 “米” 字形浴场平面图①

１. 博尔格尔 ２ 号浴场； ２. 红房子浴场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３. 博尔格尔 ３ 号浴场；

４. 博尔格尔 ６ 号浴场； ５. 白房子浴场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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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衣室与浴室之间的房间中建有一圆形水箱。 白房子浴场的结构与红房子浴场结构十分相似， 属

同一建造传统。 在白房子浴场的中央大厅内也发现有喷泉设施的残存。 发掘情况表明， 该浴场的

始建年代为 １４ 世纪 ３０ 年代， 在 １６ 世纪时其中一些房间被改建和重新布置。
摩沙浴场 （Ｍｏｈｓｈａ ｂａｔｈｈｏｕｓｅ） 位于俄罗斯奔撒州西北部的纳洛夫恰特市附近的摩沙遗址内，

是一处金帐汗国时期的浴场遗址， 年代为 １４ 世纪。 该浴场在上世纪 ７０ 年代由 Ａ·Ｅ·阿里霍娃

（А. Е. Алихова） 调查并发掘。① 浴场墙壁保存状况较差， 仅见南墙和各个房间的隔墙， 其他墙

体不存， 但依据下层空间支撑柱的分布， 依然可以得知浴场房间的布设情况。 该浴场平面大致呈

方形， 主体房间布局为 “米” 字形， 尺寸 １１ 米 × １０. ５ 米， 北侧设有单独的火灶和加热间 （图十

四）。 火灶向南分出三条火道， 分别连接三个高温浴室。 在中央大厅发现有供按摩用的方形平

台， 平台中央留有喷泉设施遗存。 浴场门道开于南部中部的长方形更衣室一侧， 只有这个房间地

下没有建造地暖支撑柱。

图十四　 摩沙浴场平面图②

谢利特连诺耶浴场 （Ｓｅｌｉｔｒｅｎｎｏｙｅ ｂａｔｈｈｏｕｓｅ） 位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的谢利特连诺耶镇附

近， 地处伏尔加河下游， 是一处金帐汗国时期的浴场遗址， 年代大致在 １４ 世纪。 该浴场最早在

上世纪中叶由 В. Л. 叶戈罗夫 （В. Л. Егоров） 等人调查并记录。③ 谢利特连诺耶浴场平面呈南北

向的长方形， 大致由三部分组成： 北侧为 “米” 字形布局的浴室组合； 中部为几间无明显分布

规律的零散浴室， 为后期加盖的部分； 南部为一处方形大厅， 可能是浴场的更衣室 （图十五）。
浴场的加热间位于东北部， 内部发现有一座圆形的砖砌火灶， 为整个浴场供热。 在浴场内还发现

有喷泉、 盥洗室、 陶水管、 下水道等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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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　 谢利特连诺耶浴场平面图①

库楚古里浴场 （Ｋｕｃｈｕｇｕｒｙ ｂａｔｈｈｏｕｓｅ） 位于俄罗斯沃罗涅什州西部下杰维茨克镇北部的库楚

古里遗址内。 ２０ 世纪中叶， 苏联考古学家 В. Й. 多夫任诺克 （В. Й. Довженок） 对库楚古里遗址

做了初步的考古工作， 绘制了这座浴场的平面图。② 此后 Э. Д. 齐利文斯卡娅 （Э. Д. Зилив⁃
инская） 对这座浴场遗址做了平面复原， 判断库楚古里浴场是一处典型的金帐汗国时期的 “米”
字形浴场， 年代大致在 １４ 世纪。③ 浴场外侧墙体基本不存， 但下层空间的砖砌支撑柱保存较好。
从支撑柱的分布看， 浴场原有 ９ 个房间， 包括中央大厅和周围八个浴室， 北侧为火灶及加热间

（图十六）。 由于库楚古里浴场只保留有下层的地暖结构， 因此是否配备地暖的更衣室、 休息室

等房间无法判断。 但依据已有的部分， 也足以判断其为一座典型的 “米” 字形地暖蒸汽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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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　 库楚古里浴场平面图及复原图①

旧奥尔黑浴场 （Ｏｌｄ Ｏｒｈｅｉ ｂａｔｈｈｏｕｓｅ） 位于摩尔多瓦共和国杜伯萨里市西北 １２ 公里的旧奥尔

黑镇一带， 浴场毗邻德涅斯特河的支流劳特河， 是一处金帐汗国时期的遗址。 П. П. 伯恩亚

（П. П. Бырня） 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对德涅斯特河一带的石制建筑进行调查时， 记录了这座浴场的

基本信息。② 旧奥尔黑浴场整体呈长方形， 东西向中轴线将浴场分为南北两个对称的部分， 这种

结构在东方浴场中首次出现， 可能反映了不同性别沐浴空间的共存。③ 浴场南北两部分的房间布

局均为 “米” 字形。 浴场最西侧的两个房间分别为休息大厅和更衣室。 火灶和加热间位于浴场

最东侧， 并通过小型门道与外部相连 （见下页图十七）。 旧奥尔黑浴场是目前考古发现的金帐汗

国时期分布位置最靠西的浴场， 尽管其平面形制延续了中亚及欧亚草原地带流行的 “米” 字形

布局， 但受当地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改良， 建造为男女分开使用的公共浴场。

四　 “米” 字形浴场的起源与西传

最早注意到此类 “米” 字形浴场的是前苏联学者 В. Л. 沃罗尼娜 （В. Л. Воронина）， 她认为

中亚和东欧草原地区发现的 “米” 字形浴场均建于 １４ 世纪， 是金帐汗国时期城市重建的产物。④

К. А. 阿基舍夫 （К. А. Акишев） 则认为， 欧亚草原地区的 “米” 字形浴场可能起源于中亚地区

１０ ～ １２ 世纪的浴场 （即上文的长方形公共浴场），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⑤ Ｋ. Ｍ. 拜帕科

夫 （Ｋ. Ｍ. Байпаков） 在哈萨克斯坦塔拉斯一带做了相关工作后， 认为中亚地区的 “米” 字形浴

场应该早在 ８ 世纪就有了初步的雏形， 但该观点缺乏直接证据。⑥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解决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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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这里将已知的年代在 １０ ～ １５ 世纪的所有 “米” 字形浴场置于地貌图中， 以

显示其分布情况 （图十八）。 结合自然环境、 历史背景和考古材料， 笔者尝试讨论 “米” 字形浴

场的起源和传播路线。

图十七　 旧奥尔黑浴场平面图①

图十八　 “米” 字形浴场在欧亚草原地带的分布

１. 唐朝墩浴场； ２. 卡拉雷克浴场； ３. 托鲁—艾格浴场； ４. 奥特拉尔浴场； ５. 扎伊克浴场；

６. 谢利特连诺耶浴场； ７. 博尔格尔浴场； ８. 摩沙浴场； ９. 库楚古里浴场； １０. 旧奥尔黑浴场

　 　 目前考古发现的 “米” 字形浴场， 多分布于欧亚大陆的中高纬度地区。 从地理环境来看，
主要集中在东欧草原以及中亚地区阿赖山—塔拉斯山—天山沿线的河谷盆地。 这一分布状况，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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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片改绘自 Ｔｈｅ Ｂａｔｈ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Ｈｏｒｄｅ Ｉｎ Ｍｏｌｄｏｖａ. ｈｔｔｐｓ： ／ ／ ｖｏｌｏｓｈｉｎ. ｍｄ ／ ｅｎ ／ ｇｏｌｄｅｎｈｏｒｄｅ.



要原因在于浴场运行所需的自然资源。 古代浴场的运转需要大量且持续的水源， 故而浴场遗址常

建于河流附近， 通过管道、 水渠引水入内。 同时， 下层地暖空间作为浴场核心功能区， 依靠火灶

加热供温， 这就使得古代浴场需要大量有机燃料， 靠近山体恰好能满足其以木柴为燃料的需求。
其次， “米” 字形浴场多位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内。 古代浴场除了依赖上述自然资源， 还

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 如浴场建造需专业设计者与工匠参与， 后期运营离不开浴场管理员、
清洁工、 修缮工等， 以此维持其正常运转， 所以一处公共浴场的设立， 要求当地具备一定的经济

与人力资源基础。 此外， 浴场内部用品如毛巾、 肥皂、 香料等需从外部市场购置， 因而当地的交

通条件和商业能力也影响了古代公共浴场的分布。
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 “米” 字形浴场是中国境内的唐朝墩浴场， 其始建年代最早可追

溯至公元 １０ 世纪。 中亚地区的 “米” 字形浴场包含奥特拉尔一号浴场 （１３ ～ １５ 世纪）、 奥特拉

尔二号浴场 （１４ ～ １５ 世纪）、 托鲁—艾格浴场 （１４ 世纪）、 卡拉雷克浴场 （１３ ～ １４ 世纪） 以及

扎伊克浴场 （１４ 世纪）。 东欧草原地带的 “米” 字形浴场则有博尔格尔浴场群 （１４ 世纪）、 摩

沙浴场 （１４ 世纪）、 谢利特连诺耶浴场 （１４ 世纪）、 库楚古里浴场 （１４ 世纪） 和旧奥尔黑浴场

（１４ 世纪）。 基于考古资料分析， 这种 “米” 字形浴场极有可能起源于 １０ 世纪的新疆东天山北

麓， 至 １３ 世纪出现在中亚地区， １４ 世纪金帐汗国时期， 沿草原丝绸之路向西传播至乌拉尔山以

西的东欧草原， 最终于 １５ ～ １６ 世纪传播至小亚细亚， 随后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吸纳， 并逐渐发

展成为近现代的土耳其式浴场。
我们可进一步归纳 “米” 字形浴场在自东向西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唐朝墩浴场作为

早期典型样本， 仅建有 “米” 字形砖砌主体建筑及附属土坯建筑。 该浴场于 １３ 世纪废弃， 与此

同时， 中亚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 “米” 字形浴场。 这一时期， 中亚地区的 “米” 字形浴场出现

了新的结构。 在奥特拉尔一号浴场和卡拉雷克浴场的外围小型浴室中， 均建有一座圆锥状砖砌建

筑， 其兼具锅炉与简易水箱的功能。① 从平面结构来看， 中亚地区的 “米” 字形浴场并未发生显

著变化。
进入 １４ 世纪后， “米” 字形浴场在中亚地区延续的同时， 继续向西经金帐汗国传播至东欧

草原。 东欧草原地区 “米” 字形浴场的平面布局趋于复杂， 在 “米” 字形砖砌主体建筑外， 常

增建新的浴室， 谢利特连诺耶浴场便是如此。 传播至今摩尔多瓦一带后， 还出现了男女浴场分开

建造的模式。 此外， 中央大厅的按摩台上新增了喷泉设施， 这在红房子浴场、 白房子浴场、 摩沙

浴场、 谢利特连诺耶浴场中均有体现。
虽然 “米” 字形浴场在传播过程中， 平面结构和内部设施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其核心区的

“米” 字形布局一直保持。 欧亚草原 “米” 字形浴场直接影响了 １６ 世纪以后奥斯曼土耳其浴场

的设计建造思路。 西亚地区的考古材料还显示， １５ ～ １６ 世纪， “米” 字形浴场在今阿富汗、 伊朗

等地也迅速传播。

五　 波斯细密画中的 “米” 字形浴场

由于浴场在城市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因而留存了大量描绘浴场的古代图像， 其中以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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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唐朝墩浴场的上层空间破坏严重， 未见类似的圆锥砖砌设施痕迹， 但不排除其可能性。 此处暂且将其

看作中亚地区出现的新元素。



的波斯细密画为主。 这些珍贵图像为我们了解 “米” 字形浴场的使用方式和社会功能提供了直

观视角。 我们能借此观察到浴场内部人们的活动场景， 如沐浴者的姿态、 浴场工作人员的服务流

程等， 从中推断出当时的沐浴习俗和社交礼仪。 同时， 画面中所呈现的浴场建筑布局、 装饰细节

等， 也进一步补充了考古资料的不足。

图十九　 萨法维王朝时期 《卡姆萨》 　
一书插画中的 “米” 字形浴场①　

　 　 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有一幅伊朗萨法维时

期的波斯细密画， 此画原是为装裱伊朗诗人尼

扎米·甘贾维 （ Ｎｉｚａｍｉ Ｇａｎｊａｖｉ） 所著 《卡姆

萨》 诗集而作的插画。 该诗集于 １５４８ 年在伊朗

设拉子地区刊印。 这幅细密画直观呈现了一座

“米” 字形浴场的实际使用场景 （图十九）。
画面中心是中央大厅与八角形按摩台， 画

面上方绘有浴场门道， 左上方和右上方分别呈

现一座小型浴室。 按摩台、 浴室及地面上均绘

有人物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 每位沐浴者身旁

都携带着一个钵形容器， 用于盛水进行沐浴。
从图中可以看出， 该 “米” 字形浴场的各

房间相互连通， 并未设置独立的蒸汽空间， 而

是整个浴室都处于蒸汽弥漫的状态。 在此种洗

浴环境下， 浴场内部温度普遍偏高， 沐浴者需

频繁交替使用冷水与热水， 这无疑对浴场的供

水系统提出了较高要求。
根据笔者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实地调研所

获资料， “米” 字形浴场的使用流程大致如下： 沐浴者首先进入外围小型浴室进行初步清洗， 之

后由工作人员引领至中央大厅接受按摩服务， 随后再返回先前的小型浴室进行二次清洗。 整个沐

浴过程中， 沐浴者位置变动频繁， 为确保浴场能够同时容纳更多使用者， 各区域之间必须具备较

高的人员流动性， 而 “米” 字形构造恰恰能够满足这一需求。
　 　 除具备洗浴功能外， “米” 字形浴场还承载着社交功能。 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所藏的

另一幅波斯细密画， 便展现了发生在 “米” 字形浴场外围休息室的场景 （图二十）。 １５０２ 年，
贾汗吉尔前去拜访莫卧儿帝国的开国君主巴布尔， 此时的巴布尔正在一处 “米” 字形浴场外侧

的休息室内接待贾汗吉尔。 从该图像中， 能够清晰看到人物背后的 “米” 字形浴场。 此浴场由

中央大厅与环绕四周的小浴室构成， 穹顶上安装有圆形玻璃窗。 这类圆形玻璃在唐朝墩浴场、 卡

拉雷克浴场中均有出土。 巴布尔所处的房间为附属于浴场的休息室， 呈平顶建筑样式。 在图像左

侧， 还能看到两名正往火灶内添加燃料的工作人员。
综合古代图像与考古资料分析， 我们认为， “米” 字形浴场砖砌建筑的外围应建有休息室，

以满足顾客洗浴后休息、 商谈等需求。 在唐朝墩浴场主体砖砌建筑东侧， 发现有三座依傍砖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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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片引自 Ｂａｒｒｕｃａｎｄ Ａ. Ｍ. Ｒｅｍａｒ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ｌａ 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ｂａｉｎ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ｐｅｉｎｔｕｒｅｓ ｄｅ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 ｉｓｌ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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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　 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藏

　 　 细密画中的 “米” 字形浴场①

建的土坯房址， 内部出土了较多陶片、 钱币等遗物，
应是整个浴场的入口兼休息室。
　 　 波斯细密画所留存的浴场形象， 对开展考古研究

和建筑复原， 均具备重要的参考价值。

六　 结语

综合全文的讨论，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 东方浴场起源于近东， ９ 世纪传播至中亚

地区后逐渐本土化。 “米” 字形浴场作为东方浴场的

一类， 最早出现在公元 １０ 世纪的中国新疆东天山地

区， 在 １３ ～ １５ 世纪向西传播至中亚和东欧草原， 并成

为近现代土耳其式浴场的前身。
第二， “米” 字形浴场在向西传播的过程中， 整

体形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核心区域始终保留了

“米” 字形的平面布局， 但在建造细节上有一些变化。
例如， 在红房子浴场、 摩沙浴场以及谢利特连诺耶浴

场的中央大厅内， 均发现有喷泉设施； 旧奥尔黑浴场

的结构， 体现出公共浴场男女分开的设计模式。 这些

新增元素在中亚—新疆地区以往的浴场建筑中未曾出

现， 是 “米” 字形浴场在传播过程中结合当地需求与

文化产生的适应性变化。
第三， 从形制与使用方法来看， “米” 字形浴场与罗马浴场存在显著差异。 罗马浴场通常设

置专门的冷水区或泳池， 与之不同， “米” 字形浴场整体为蒸汽沐浴区， 并无专门的冷水区域。
这表明， 以 “米” 字形浴场为典型代表的东方浴场， 应归属于亚洲腹地的本土传统， 而非过往

所认定的 “罗马传统”。 这一发现对于重新审视古代浴场文化的地域特征与传承脉络具有一定的

价值， 也为研究古代亚洲腹地的社会生活、 文化交流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与依据。
作为古代建筑遗产， 浴场不仅展现了当时的社会、 文化和经济背景， 其内部空间布局、 外部

建筑造型和装饰设计也反映了当时的审美观念和建筑技术。 浴场不仅仅是一个沐浴的场所， 更是

一个具备社交和休闲功能的公共空间， 见证了丝绸之路沿线人群和文化之间的交往、 交流与

融合。

（作者单位： 于柏川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张十语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 陈霞　 王常兴　 　 责任校对： 王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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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Ｊｉｎ ｔｏ Ｔａ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Ｔｕｒｆ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ｉｌｋ ｆａｃｅ⁃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ｓ

Ｔｈｅ Ｍｉ⁃ｓｈａｐｅｄ ｈｙｐｏｃａｕｓｔ ｓｔｅａｍ ｂａｔｈ ｈｏｕｓｅ： 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Ｙｕ Ｂｏｃｈ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ｙｕ （１１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ｙｐｏｃａｕｓｔ ｓｔｅａｍ ｂａｔｈ ｈｏｕｓｅ， ａｌ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ｂａｔｈｈｏｕｓｅ＂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ｂｙ ｔｈｅ ９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Ｍｉ⁃ｓｈａｐｅｄ （Ｍｉ⁃
ｚｉ⁃ｘｉｎｇ 米字形） ｈｙｐｏｃａｕｓｔ ｓｔｅａｍ ｂａｔｈ ｗａｓ ａ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ｂａｔｈ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１０ ｔｈ ｃｅｎ⁃
ｔｕｒ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ｏｏｔｈｉｌ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Ｉｔ ｗａｓ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ｄｉｓ⁃
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 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ｅｐｐｅ，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Ｂａｔｈ.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ｅｓ ａｌｌ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Ｍｉ⁃ｓｈａｐｅｄ
ｈｙｐｏｃａｕｓｔ ｓｔｅａｍ ｂａｔｈ ｈｏｕｓ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ｓｈａｐｅｄ ｂａｔｈ ｈｏｕｓｅ； Ｓｔｅａｍ ｂａｔｈ；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ｂａｔｈｈｏｕｓ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ｂａｔｈ； Ｂａｔｈｈｏｕｓｅ ｓｉｔｅ

Ｚｏｏ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ｕｎａｌ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Ｘｉａｘｉｎｇｇｕａｎｇ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 Ｈｅｊｉｎｇ，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Ｒｕｏｘｉｎ， Ｘｕ Ｙｏｕｃｈｅｎｇ， Ｌｉｕ Ｈｕａｎ， Ｔｉａｎ Ｙｕｍｅｎｇ， 　 　

Ｇａｎ Ｒｕｙｉ，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ｐｅｎｇ， Ｌｉｕ Ｘｉａｎｇ， Ｌｉ Ｙｕｅ （１３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Ｘｉａｘｉｎｇｇｕａｎｇ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 ｗａ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ｊ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ｅｄ ａ⁃

ｂｕｎｄａｎｔ ａｎｉｍａｌ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２０２１.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ｍｏｒｔｕａｒｙ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ｏｏｔｈｉｌｌｓ ｏｆ ｍｉｄ⁃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Ｚｏｏ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ｃａｐｒｉｎｅ ｄｏｍｉｎａ⁃
ｔｅｄ ｍｏｒｔｕａ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４２. ０９％ ｏｆ ＮＩＳＰ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ｎｄ
４１. ５９％ ｏｆ ＭＮＩ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 ｆａｕ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ｔｓ ａｇ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ｌｉｇ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ｃａｐｒｉｎｅ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ｅｄ ｂｙ ａ ｐｒ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ｇ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ｎｄ ３ ｙｅａｒｓ. Ｈｏｒｓｅｓ ｒａｎｋｅ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２７. ８４％ ａｎｄ １５. ９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ＳＰ ａｎｄ ＭＮＩ，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ｓｋｕｌｌｓ ａｎｄ ｈｏｏｖｅ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ｂｅ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ｎｅ ｔｏｍｂ
（Ｍ１）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ｈｏｒｓｅ ｒｅｍａ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ｉｄ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ｑｕｉｎｅ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ａｒｅｓ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ｄ
２６. ７０％ ａｎｄ ２９. 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ＳＰ ａｎｄ ＭＮＩ，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ｔｅｒｒ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ｆｏｒｍ.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ｈｅ ｆａｕ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ａｘｉｎｇｇｕａｎｇ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 ｗａ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ａｐ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ｈｏｒ⁃
ｓ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ｅｅ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ｍｏｒｔｕａｒｙ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ｂｙ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ｏｏｔｈｉｌｌｓ
ｏｆ ｍｉｄ⁃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ｏｒｔｕ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Ｘｉａｘｉｎｇｇｕａｎｇ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Ｍｏｒｔｕａｒｙ
ｕｓ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Ｚｏｏ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ａ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ｕ Ｊｉｎｇｋａｎｇ （１４７）

Ａ 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Ｙａｎｇ Ｊｕｐｉｎｇ Ｌｉ Ｙｕａｎ （１５８）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Ｔｕｒｆ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Ｘｉ⁃ｙｕ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ｉ Ｒｏｎｇｈｕｉ （１６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ｍｙ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ｄ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Ｓｕｎ Ｊｉｎｆｅｉ， Ｍａｉ Ｙｕｈｕａ （１６７）

·２７１·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 ２０２５


